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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邬荣昌及两个儿子在做爆竹

加工中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全家逃
出村外，从此隐没江湖，悄无声
息。邬荣昌偶尔回村里，有人问起
他那两个儿子的生活近况，他便支
支吾吾地搪塞过去，不愿透露半点
信息。

而黄玫瑰，在医院住了段时间
后，本来可以出院回家了，可待到
邬树龙去接她出院时，人却不知去
向。只留下一纸字条：劫后余生，
惊破天梦。我今远赴他乡，不必问
归期，请自珍惜。

邬树龙拿着这字条，半信半疑
地想了半天，也就认了命。

邬树龙经此变故，心灵上受到
了极大的打击。

此后，整日无所事事，不务正
业。那辆破旧的货运卡车多年未
曾维修，早已生锈，成了一堆废
铁，自然报废了；茶园房舍成了破
败不堪的残垣断壁。妻离家破，
手艺不再；茶园荒芜，不思经营。
邬树龙重又成了一个光棍，漂泊
四方。

有一段时间，曾听说邬树龙参
与了六合彩活动，与人坐庄写单，
欠下一笔巨额债款，有人说欠下
200万元，有的说中了 500万元，众
说不一。

总之，如今的邬树龙，早已不
知去向。

茫茫人海，难觅踪影，杳无
音信。

（十）
虽说邬树龙在村中多年不见

踪迹，但远在珠三角的一个偏僻的
小城里，却有人发现了他。

这人不是别人，却是当年在县
木器厂做会计的朱欢喜。

朱欢喜下岗多年，虽然家庭经
济不是很富裕，但日子倒过得很
充实。她参加了当地一个老年协
会组织的老年健身队，还被聘为
指导老师，每天早晨要从居住地
小区出发，经过一个开发区爬过
一座小山冈，绕道前往市政公园，
去指导健身队的队员打太极拳、
跳健身舞等活动。

一天，朱欢喜如往常一样，独
自一人在晨风中慢跑。目的地并
不遥远，只要穿过这片开发区的芦
苇丛，爬上前面的小山包，再往下
走一段路，便到达目的地了。虽然
路途并不遥远，从家中出来，晨练
之后回去，来回也得一个多小时。

其实她并不在乎路途的远近，
目的只是为了出来散散心，呼吸一
下新鲜空气，放松一下紧张而麻木
的神经，都市的生活早已使人沉闷
得喘不过气来了。

也许是来得太早，大路上行人
稀少，晨跑的人还不多。

清洁工才上班，自行车后面拖
着一个铁斗车，上面放一个扫把，
一把铲子，自行车拖着铁斗车在大
路上运行时发出锐耳的响声，“哐
当”“哐当”从很远的尽头传过来；
然后，又有一两个摩托车搭客仔载
着远行的人呼啸而过，像是逃离七
级地震似的，由远而近的摩托车声
划破清晨的宁静。

爬上山坡后，朱欢喜看看时间
还早，便伫立山顶闭目静气，双手
合十，稍微放松一会。

山坡上，前面是一片久已荒芜
的开发区，蒿草已齐人头高，偶尔
有几只小鸟飞起飞落，飞来飞去，
发出啁啾的叫声；四周是一片稀疏
的松林，松树的清香，野草的芬芳，
在微微的晨风中扑鼻而来。

远处，开阔的田野，几处茂林
修竹掩映着幢幢农舍，炊烟袅袅；
远山起伏，群峰绵延，峰峦层叠，流
水弯弯，雾岚朦胧犹如轻纱般飘落
在这片江畔大地上。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此时，朱
欢喜看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走过来
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蹲在山边大
树旁，低着头在不知做什么，一会
又仓皇离去，走得很快，一下子便
消失在松林深处。

朱欢喜走到刚才那人蹲过的
地方，发现现场有一堆凌乱的衣
物。一件青年女孩的粉红色外
衣，一件白色长袖打底衣，一根女
装皮带，一只红色女式钱包，一本
简易相册。钱包里没有现金，地
上散落有三张卡：一张某美容院的
优惠卡，一张妇幼保健院某医生的
名片，一张某娱乐中心的业务经理
名片。

这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是
有人遇劫？再看旁边还留下有一
支塑料针筒，几个药瓶子，像是吸
毒的人用过的东西。

刚 才 那 人 是 谁 呢 ？ 那 么 面
熟？在哪里见过？朱欢喜想了好
久，哎哟，好像是当年经常来木器
工艺厂送树根树头的邬树龙啊，怎

么会是他呢？难道说那人就是邬
树龙？如今总不会走到抢劫吸毒
的地步吧？

正在沉思间，在不远的地方又
发现了两张小报，那是当地的晚
报。

一张是在社会新闻版有一则
消息被红线框了起来。消息称：一
个外地农民工名叫邬树龙的中年
男子汉见义勇为救助了一个遇劫
的女子，受到政府表彰；被邬树龙
见义勇为行为所感动，太平洋家俱
总汇特意聘请其为亚洲部销售部
部长。另一张报纸上注销了某保
险公司的声明启事，某公司声明：
因公司业务变更，从登报之日起，
原业务员邬树龙的一切业务与本
公司无关。

看完这两则消息，朱欢喜的心
情难以平静。这么多年过去了，邬
树龙也不容易啊。看来，是祸是
福，终究逃脱不了了。

如今的世界多姿多彩，不是
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确实变化
快啊！邬树龙究竟怎么了？……
朱欢喜的脑海里一时被弄得一头
雾水。

太阳升起老高了，朱欢喜还要
赶着去健身呢，也管不了邬树龙那
么多事了。便一路小跑着，离开了
那个小山冈，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去。

（十一）
楝花村要修村道了。
2003年春节前，凌火生等几个

村干部，动员外出人员捐款集资，
跑了好几户大户人家，都没人愿意
带头出资。

这时候，失踪多年的邬树龙回
来了。一身光鲜，开着一辆崭新的
别克轿车，风风光光地回来了。

因村里的道路不好走，好不容
易七拐八弯地将车开到村中间的
大地坪上停稳，引来整村的老老少
少前来围观。

淳朴的乡亲们，还是热情地迎
接失踪多年的游子回家，不断地嘘
寒问暖，端茶递烟，问长问短。

三明叔公还拱手抱拳向他道
歉，说：“对不住咯，对不住对不
住！村里这条难走的道路未修好，
委屈了你的靓车。地下不平，连车
都走不稳。莫见怪呀！”

虽然有点调侃，但邬树龙听来
却有点言外之意，不住地点头称是。

这时一位村干部脸有难色地
说：“想修路，难！没人肯出钱哩。”

众人也附和着：“有钱人不肯
出，冇钱人出不起呀。”

不料，邬树龙却很慷慨地说，
“没事，不就是要修路嘛。不够钱
找我，十万、八万块的事，我包了
吧！”

言谈间，邬树龙的口气够大，
哇！村人啧啧惊叹。

长辈的说：“狗屎龙不简单！”
晚辈的说：“龙叔公真有钱

呐！”
这时，邬树龙纠正大家了，“乡

亲们叫我狗屎龙我没有意见，不过
等一会我那镇长兄弟来了就不要
当着外人面这样叫了。这是我的
名片，大家看清楚了，我现在的身
份是太平洋家俱总汇亚洲部销售
部部长，要叫我邬部长才对。”

三明叔公接过名片，眯缝着老
花眼看了一会，感叹着说：“士别三
日，当刮目相看。看来，阿龙确实
是出息了。”

邬树龙又说：“昨天，镇长跟我
喝酒的时候说了，如果我出钱把村
道修好了，下一届的村委会主任就
由我来当。希望大家捧场给面子，
投票选村委会主任的时候，记得投
我邬树龙一票啊！”

众人又说：“讲大话冇用，修路
才是正事。”

说来也许你会不相信, 邬树龙
真的就当上了村委会主任。

在新一届村委会班子换届选
举中，由于邬树龙出资修好了村
道，贡献大，有能力，终于以绝对高
票当选为楝花村村委会主任。

按照当年的劳所长即如今的
镇委书记兼镇长劳燕飞的话讲：

“邬树龙正是老当益壮之年，有冲
劲，有能耐，能办事，人才难得。他
能勇挑重担，敢于担起村委会主任
的担子，是楝花村的福气，大家选
对了一个好的带头人。”

其实，邬树龙当上村委会主任
之后，也有人不服气哩，村委会副
主任凌火生就不服气。

私下里他跟人讲：“有什么了
不起，不就是一个行运的衰仔嘛。
老婆至今下落不明，家不像家，光
棍一条。在外面发了点财，就回来
称大王。这样的人能当好村干部，
鬼才信哩！楝花村无能人啦！”

言下之意，抱怨村里人不识
货，未投他凌火生的票。当然，怨
气归怨气，工作上还得听邬树龙
的。事到如今，他也只好走一步算
一步，走着瞧喽。

当上村委会主任之后的邬树
龙,已是今非昔比了。

他请了几个工人重新将他的
茶园开发管理种茶种果树，办起
了养鸡场、养殖了鱼，六畜兴旺；
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胜利农家
山庄”。

如今的邬树龙，白天就是村委
会主任，晚上就是山庄的主人。住
的是洋房，进出有小车，穿着打扮
完全是城里人派头，哪像个农民
头，按他自己的说法，新时代的农
民就要像他这样子。

他的山庄里有餐厅、有客房、
有果园、有鱼塘；有吃的、有玩的，
如有兴致，还可自己去采茶摘果，
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好去处。逢
节假日，小车一辆接一辆奔到他的
山庄里，客人在吃饱喝醉之后，又
是茶叶水果又是鸡鸭山珍，将特产
往车里装走。村里人都知道，他办
的农家山庄，其实就是为了应付礼
尚往来。

其实，村里人也还不知道，邬
树龙这几年在外面闯荡一番之后，
确实也有门路。但谁也不知道他
怎么的就那么有办法。

你看他每次出去外面走一圈
回来，总是能为村里弄回来一笔不
小的资金。几十上百万元的资金
到手，村中的道路、学校、村委会大
楼，不断地改造、更新改建，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当然，也有不少的钱
归到了他私人的腰包，家中也建起
了豪华的洋房。

这样一来，也就有人有看法，
比如村里的长辈三明叔公等人以
及一些退休村干部，他们经常会聊
起这些事，后来传到凌火生那里，
他便自告奋勇地带起头，伙同他们
一起到镇上反映邬树龙贪污，利用
工作之便动用公款请吃请喝，送人
礼物，公款私用。

但镇政府的人说，你们反映的
情况会如实向上汇报，如无结果也
不要见怪，这种事情多了，无法处
理，也不好处理。

如今能办实事的村干部不多，
好多地方还找不到这样的人来当
村干部哩。除非大家有他贪污的
证据让他落选，否则，村委会主任
还是他来当。再则，毕竟他是有
贡献的，要不然，楝花村还是穷
村，换其他人可能不如他。话已
至此，再说无用。

虽说邬树龙侥幸当上了村委
会主任，工作也做得顺顺当当的，
但也惹上了一件麻烦事。

在 2003 年冬，县里的一位副
县长因贿选，被查出一批人大代
表接受了贿赂，误投了他的票，还
签 了 名 ；其 中 也 有 邬 树 龙 的 一
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
者头一个就采访了他，邬树龙直
言不讳，说：“受人之托，忠人之
事。拿了人家 500块钱，不投他的
票怎么行？再者，他也帮了我们
村不少忙呀！”

当时，村里人看到这一新闻
后，风声四起，一片哗然。好事不
出门，坏事传千里。要不然，邬树
龙哪有机会上中央电视台呀！

（十二）
2004年夏天，听说有一条高速

公路要经过楝花村，刚好又是从邬
树龙的茶山经过，征地是免不了的
了。

人们在猜测着，到时邬树龙又
要发大财了。

这回，邬荣昌一家早已外出
多年，再也无人敢去跟他争议什
么啦。

其实，如今的邬树龙已不再是
当年的邬树龙了，在楝花村是说一
不二的人，谁还会去跟他过不去
呢？

不过，听国土资源所的人透
露，邬树龙的胃口可不小。

邬树龙说：“支持国家建设义
不容辞，补多少钱就算了，只要不
少于800万块，分分钟搞掂，马上签
字。你国土所的人也不用那么麻
烦找我到现场去看了，那点小事算
什么。我忙，你们也忙，大家都省
事。”

此话一出，吓得国土资源所所
长老丁暗伸舌头，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打道回府，向镇领导及县局领
导报告去了。

不过两天，镇政府那边也传
过来很强硬的态度，高速公路一
定要通过楝花村，你邬树龙同不
同意都要征你的地，村委会主任
不带头谁带头！作为一项政治
任 务 ，镇、村 党 员 干 部 先 量 地 。
不配合工作的，一律停止职务，
就地免职。

看来，又有一场交锋在即，看
谁躲得过去！

据小道消息，这次征地是当
年的范副镇长现如今的范副县
长亲自挂帅的重点工程，这条高
速公路是国家的战备公路，时间
紧迫，任务艰巨，政治任务面前，

谁人都不准讨价还价。而且上
边还表了态，这条高速公路如能
提前完成征地拆迁任务，有功人
员奖励，挂帅领导提拔，意味着
范副县长很快就会坐正。

在这骨节眼上，偏偏邬树龙不
识抬举，只认钱不认理。这可急坏
了范副县长和镇上的劳书记。

在一次喝酒的时候，范副县长
毫不客气地摔了酒杯，直指邬树
龙的鼻子：“看你邬树龙能把我
怎么样，你有今天，是怎么来的，
你忘啦？！再不听话，看我怎么收
拾你！”

邬树龙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
附在范 副 县 长 的 耳 边 悄 悄 说 ，

“这件事，是有个领导应承了的，
有什么问题他会直接跟你解释
清楚的，要不，我拨他的电话跟你
讲一下。”

邬树龙正要拨电话时，手机
被范副县长抢过去伸手一甩，更
火了，“打什么电话，谁出来讲话
都没用，我的工作他一样要支持
嘛！”然后气呼呼地走了，大家不
欢而散。

气话归气话，征地工作还是
要继续。后来，经过多次协商，
讨价还价，邬树龙在高压之下，
稍作让步，勉强如愿；但却为楝
花村争取了一块安置生产生活
回迁地。征地拆迁很快完成任
务，高速公路建设工程顺利上马
开工。

邬树龙是如何达到目的的，我
们不得而知，但村里人就知道他的
确有能耐、够厉害。有人看见，他
有好几回从国土资源局局长陈有
运家里出来。

楝花村生产生活回迁地，规划
设计是楝花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示
范点，除了安置本村村民每户一幢
住房外，还可对外出售一部分地
皮，所得收入用于公共设施配套工
程建设。

示范点工程由新上任的范县
长亲自挂帅抓，之后，又作为全县
的示范工程。建成之后，往来取经
的人络绎不绝，邬树龙更是名声在
外了！

后来，邬树龙又引进一个江西
的老板，与村委会合股，到他们村
开采稀土矿，不料，刚刚起步却又
惹出一桩麻烦事。

事因外地老板与本地村民发
生冲突，引起一场群殴事件，在本
县引起轰动，惊动了县委县政府，
出动了 200多警力强力制止，才得
以平息。

自此，全县所有的稀土开采工
程全面关闭。好在楝花村开采的
地方刚刚开始，影响不大。

不过，邬树龙自己开的采石场
可是全县最大的采石场。投资规
模巨大，经济效益不小，年上缴税
收十几万元，也为当地解决劳动力
就业提供了途径。

（十三）
最近,在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之

前,楝花村发生了一宗扑朔迷离的
爆炸事件。

那天中午，邬树龙刚从镇上开
会回来，就要踏进村委会大楼二楼
主任室时，便传来震天动地的爆炸
声，炸飞的玻璃碎片击中了他的头
部，一时昏倒在地。大楼被炸开一
角，导致二楼起火。巨大的声响伴
着浓浓的烟火，惊动了附近的村
民，慌忙救火救人。人们一面派人
将邬树龙送往医院，一面赶紧扑灭
大火。

事后有人猜测，肯定有人跟邬
树龙过不去，要不然怎么会这么
巧，他一进村委会办公室，就发生
了爆炸。可是后来却调查不出结
果来，此事不了了之。

据说认定的原因是热水器爆
炸引发火灾。

就在邬树龙住院期间，纪委的
人却接到了举报信，要求查处邬树
龙在任期内的经济往来及村财务
账务问题。

调查工作组进村后，折腾了一
阵子，找不到证据，因村委会被炸
那天，档案资料室也着火了，丢失、
损毁资料后，账本账单无从查对，
查无实据，最后不了了之。

更加离奇的是村委会的出纳
林秋水，在村委会发生爆炸前几
天，却突然失踪了，不知去向，临走
之前，还向凌火生借了5万元现金，
说想去外地购买一部机械。不料，
一去音讯全无。到底去了哪，无人
知晓，最终还是个谜。

村委会发生爆炸，邬树龙意外
受伤，纪委的调查无疾而终，林秋
水的突然失踪，一连串的谜案，令
楝花村人摸不着头脑，沉浸在一片
迷团之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那天在三明叔公七十大
寿的喜宴上，酒酣耳热之际，村委
会副主任凌火生却道出了一丝弦
外之音。

席散客去，凌火生与几个喝得

醉醺醺的客人围坐在一起，烟雾缭
绕之中，抽着香烟，喝着茶水，摆开
了龙门阵。

凌火生说：“ 邬树龙的问题一
旦查清属实,至少会判三年以上。”

“不会吧？”
“不会？嗨，你看，这几年上面

拨了那么多专项资金，收付不清，
账目不符。邬树龙敢说没有贪污
行为？”

“村委会搞新农村试范点建
设，邬树龙利用职权擅自作主批地
卖地，将十几卡门店地皮卖给了外
地人，收入所得至今没有公开。”

“在高速公路征地时，又敲了
一回国家的竹杠。10多亩的土地
只不过有一口小鱼塘几片茶园三
几间屋，开口要了 500万块。太离
谱，充其量也只不过值得五六十万
块吧？”

“还有就是引进稀土开采，破
坏农田水利，造成环境污染。这还
不够吗？”

最后，凌火生长叹了一声，
“哎！选错人了，选错人了！楝花
村不应该让这样的人来当家，要另
请高明才对。”

这时，在场的旁人也有好事
者，故意问他，“你说要另请高明？”

“对呀。”
“那么，这次选举我们该选谁

好呢？选你咯？”
一听这话，凌火生倒也求之不

得，忙说：“选我？！好哇好哇！！”
众人大笑。
一阵哄笑之后，有人问他，“投

你的票，你怎么感谢大家呀？”
只见凌火生右手端酒，左手五

指张开，说：“投我的票，每人这个
数，50元。”

“嗬！可以哟！”当即也有人表
态，“你可要当真咯。”

“当真！”
凌火生之所以敢这样明目张

胆地拉拢众人投他的票，也不是没
有来头，听镇政府的个别领导透
露，只要他的票数超过了邬树龙，
就有可能赢得胜利。就目前形势
发展，村委会主任这一角色，绝对
是个肥缺。只要舍得花钱，总会有
利可图的。人家邬树龙跟你不同，
他有产业，有经济保障，到老生活
都不愁。你有什么，没有吧？像你
这样资历那么长的村干部，到了60
岁，就可领社保的退休工资，晚年
生活就有保障。经人点拨，凌火生
也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所以，凌火生会借着酒劲，壮
着胆子公开争取选票。

在新一届村委会班子选举之
前，凌火生以为邬树龙受到重重打
击之后，威风扫地，幸运之神会降
临于他，本以为凭着多年村干部的
资历，会得到人们的信任。

不料，事与愿违。虽然也花了
几万块钱的活动经费去拉票，每张
票 50元，无奈人心难测，好多人得
了钱，照样去投邬树龙的票。

没办法，凌火生在村里也当了
好几届的村干部了就是人缘差，大
家嫌他办事好扯大炮，工作不踏
实，处事不大方，人又小气，斤斤计
较，更不要企望他在外面能搞到钱
为村集体为村民办点实事。其实
更多的村民都在怀疑，村委会爆炸
失火一案，就是他搞的鬼。而林秋
水失踪、邬树龙接受调查之事，必
然与他有关。没有确凿证据，大家
也不好乱说。

最后结果，在新一届村委会干
部选举中，邬树龙仍然以高票当选
村委会主任。

更有知情人透露，凌火生与林
秋水老婆有奸情。林秋水出走后，
凌火生经常以关心生活为由，缠住
林秋水老婆不放，而她也是半推半
就地屈就着。

可你听她怎么说？她说：“那
日上山刈路箕，他说我胸前有毛
虫，顺手将我两乳一托，我将其裤
头一剥，俩人睡倒在山上。你说是
通奸还是和奸？”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倒成了人
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了。

（十四）
到了2012年，邬树龙自觉年事

渐高，不胜折腾，该歇歇脚了。于
是，邬树龙高姿态地向镇里表了
态，该让年轻人来接这付担子了。
但上面的意思，还是由他暂时挑着
这付担子，等机会成熟了，再换人
选不迟。

这样一来，邬树龙虽欲退出江
湖却仍是身不由己啊！

有一天，邬树龙接受了电视
台记者的采访。“请问你将如何继
续带领村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他说，“作为村委会主任，在新
一届的任期目标中，我要为村里做
十件大事，站好最后一班岗。更主
要的是要培养好一个接班人，带出
一个好的集体班子，使楝花村早日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三明叔公家入住新农村示
范点新居时，邬树龙喝醉了。酒后
话多，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

对着凌火生说：“凌火生，我知
道你对我有看法。”

凌火生说：“以前有，现在没
有。”

“好，没有就好。只是，我告诉
你，村委会主任我不做了，也轮不
到你，你也老了，扛不动了。”

“是，是。”凌火生口里应承着，
可心里却在埋怨着：“你邬树龙怎
么就不给个机会给我呢？不要以
为你能一手遮天。有朝一日，我
肯定会坐上你这个位置的。到时
候你就不要怪我凌火生翻脸不认
人了。”

邬树龙说：“至于谁会来接替
楝花村村委会主任一职，现在还无
法得知。听说，镇里有可能会从应
届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中招聘一
个公务员来基层锻炼。”

凌火生说：“知道。你之前不
是说过吗？要培养本村的年轻人
来接班吗？”

邬树龙说：“对呀！自己人好
说话呀。”

这时，三明叔公说了一句：“净
讲工作，冇意思。说说你自己吧，
听说也打算成个家咯？”

邬树龙羞赧一笑，“叔公莫笑
我了。”

三明叔公说，“有，就大大方
方，还怕讲咩。如冇，就叫单梅帮
你去介绍一个。”

“这个就不用。目标，我有。
老实讲，暂时不公开啊。只要对方
愿意，我可以放下一切，与她共度
晚年。”

“ 嗨 ？ 这 是 大 好 事 来 的 ！
恭 喜 恭 喜 ！ 喝 酒 喝 酒 ！”众 人
在 起 哄 声 中 ，饮 了 杯 中 酒 ，人
走席散。

（十五）
目 前 ，朱 欢 喜 早 已 退 休 在

家，时常与邬树龙有电话联系。
问及她的家庭生活情况时，她总
是 一 笑 而 过 ，嘴 巴 里 说 着 ：“ 还
行，还行。”

有一次，她感叹着说，“小孩在
外地工作，生活过得太寂寞。”

“怎么回事？你老公不管你
吗？”

“他怎么管我？我不管他就差
不多咧。”

“那你跟我过呗。”
她冷冷地说“这怎么可能？你

又不了解情况！”
邬树龙曾经听说过，朱欢喜

与她老公是离了婚又复婚的；后
来又听说她老公病了，去世了。
但是具体怎么样，不是很了解。
只不过是一句试探性的话，想不
到会惹她生那么大的气。弄得邬
树龙不知所措，只好无奈地放下
电话。

过后好久都不敢打电话给她。
邬树龙也有想过，可能是朱欢

喜还不急于考虑他们之间的黄昏
恋，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才迟
迟下不了决心。如此看来，还是顺
其自然的好。总之，在邬树龙看
来，他们俩走到一起也是迟早的
事。

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邬树
龙的一厢情愿而已。他也不知道，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是很骨感。

（十六）
也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在阔

别多年之后，邬荣昌一家回来老家
小住了一段时间。此时的邬荣昌
一家，已是今非昔比。两个儿子，
一个成了大律师，一个成了包工头
老板。

由于邬荣昌的煽动，村里人又
一次发起了对邬树龙的刁难。先
是嫌他赞助修村道时，出的钱不够
多，凭他的实力，就是整条村道铺
水泥路的资金由他包下来都没有
问题；捐款修祠堂，捐的钱也不多；
有的人要求他出资为本村装光缆，
每户人家买一部电脑，给60岁以上
的老人每人配一部老人手机；还有
的人要求他出资建一个健身广场，
办一个老年活动中心。

特别是邬日苟，要挟说，“如不
兑现，就将邬树龙的丑闻告到纪委
去，撤掉他的村委会主任。”

声言已掌握有他行贿证据，不
怕告不倒他的。他弟弟邬飞年这
个大律师，有多少大贪官都被他告
倒了，当然也要挟了很多人，拿到
了很多封口费。

“副县长范家鸿、镇委书记劳
燕飞他们够厉害了吧，邬飞年一个
电话打过去，照样服服贴贴。你一
个邬树龙算什么！”

邬荣昌的目的很明确，要将凌
火生推上去。毕竟，凌火生是他的
女婿啊。现在他家，要钱有钱，上
面又有人，还怕他邬树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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